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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$ 要：京剧在上海流行，京剧名角成为戏迷追捧的对象，捧角成为一时风尚，捧角群体包括社会各阶层，
捧角方式五花八门。近代上海，捧角这种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，它折射出上海市民面对社会巨变的复杂心理。

捧角是一种大众娱乐，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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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$ 在近代上海，京剧流行，京剧名角云集，捧角
是市民一大娱乐，捧角人群之广泛、热情之高涨令

人叹为观止，对这一社会现象，罕有学术上的研

究。本文从捧角群体、捧角的社会心理、捧角成为

都市大众娱乐等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，

试图借此加深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，为发

展大众文化，建设先进文化服务。

$ $ 一、捧角群体及捧角方式

$ $ 9@=#年，京班进入上海，他们演唱的皮黄戏，被
上海人称为“京剧”，京剧流行，茶园兴起，上海自晚

清开始，“梨园之盛，甲于天下。”［9］（A9"9）此种态势一

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。@" 多年间，南北
京剧名伶云集上海，粉墨登场。上海市民，对京剧，

趋之若骛，对名角，追捧有加。京剧初期是一种集体

型体制，各行当伶人集合为一个整体来完成演出，伶

人互相配戏，不分主次。程长庚掌三庆班时，开始组

织自己的琴师、鼓师。9@>=年，谭鑫培通过宫中太监
介绍，第一次以戏班台柱角儿的名义，私人聘请场面

艺人组班，一般认为这是京剧演出中名角制形成初

期的一个标志。［!］（B9:>）于是京剧中名角开始为观众瞩

目，成为戏迷追捧的对象，尤其是旦角崛起后，社会

上捧角成为一时风气、潮流，上至达官贵族，下及平

民百姓，捧角狂热的情势，上海尤甚。

商人是捧角的中坚。京剧在近代上海发展的 @"
多年里，观剧主体经历了从富商、豪绅、权贵到市民

阶层的变化，但是商人一直是戏院观剧的重要成员。

除在戏院捧角外，还想要和名角时有往来，是需要一

定经济实力的，因而商人捷足先登，上海开埠后迅速

成长为中国的经济中心，各地来沪商人很多，他们成

为捧角的中坚。清末，由于富商们在戏园挥金如土，

戏园即有“销金窟”之称。商人捧角往往一掷万金，

花费惊人。张文艳为南方早期享誉最盛的坤伶，二

十年代初，煊赫一时，好事者册封为“文艳亲王”，张

文艳在共舞台时，富商曹某是捧她的健将，最有趣的

是，与曹寓住一栋楼的各地客商，不管曹认识与否，

曹均一律请到共舞台观剧。客人少的时候，则叫茶

房厨役去充数。曹因为经常在“新利查同兴楼”宴请

客人，久而久之，那里的侍役下人都与曹很熟，曹也

经常送去戏票数十张，让他们前往共舞台看戏。“总

计张在共舞台出演数年之久，曹氏所耗折资殆不下

两三万金矣。”［%］

银行界的金融巨子也是捧角的急先锋。近代上

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，金融人才云集，他们醉心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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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剧名角的追捧活动，如梅兰芳的经济支柱是中国

银行的董事长冯耿光，梅兰芳获冯耿光赞助得以出

国。银行界的领袖人物，生活优裕，举止豪阔，要想

捧什么角儿，只要打电话到戏院留几排座，或几个包

厢，戏馆老板必定检优等座留下来。

文人是捧角的又一重要力量。文人虽然没有商

人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，以金钱为后盾，但文人有笔

墨作为杀手锏，他们喜欢舞文弄墨，挥洒风流。四大

名旦中的荀慧生因为有一批文人追捧，所以也能跻

身名旦行列。在上海捧荀的人被称为“白党”（荀慧

生艺名白牡丹），而“白党”中坚人物如沙大风、杨怀

白、鄂吕弓、舒舍予等都是一介书生。文人的力量不

可小觑，它既能使一个名伶声誉陡降，又可使落泊者

一举成名，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。言菊朋在上海的

遭遇颇能说明这些文人的能量。!"#! 年 $ 月，言菊
朋与荀慧生来上海同隶大舞台演唱，当时荀慧生已

跻身“四大名旦”之列，且有“白党”力捧，声势惊人。

而言菊朋演唱时，捧荀的戏迷故意姗姗来迟，所以场

面冷清。言菊朋深感无用武之地，加以家庭多故，颇

有侘傺之叹。后在谭瓶斋（泽阖）、严独鹤、周瘦鹃、

吴性栽、刘豁公、步林屋、汤叔鸾、徐慕云、胡梯维、郑

过宜、徐小汀、张丹翁等文人帮助下，借《上海画报》

出了一期“言菊朋特刊”，众文人分别画画、吟诗、著

文捧言菊朋，免费赠送给观众，于是观众争看言剧，

言菊朋因此扭转败局，声势大振。

文人把捧角当作一种陶情冶性的娱乐，所以总

免不了吟诗作赋，互相唱和，造成捧角弥漫着一股书

香之气。!"%$ 年，徐碧云、马连良来沪，徐碧云出场
时，台下观众，纷纷投赠银盾、花篮、匾额、书画等物，

花团锦簇，错落台前，种类繁多。更有一批文人墨客

以书画相赠，步林屋赠匾曰“海风碧云”，刘山农赠联

“自怜碧玉亲教舞，为有云屏无限娇”，峪云赠画竹，

刘海粟赠画菊，吴昌硕、郑苏戡、朱古微、伊竣斋、唐

少川各赠手书挂屏一帧，林屋、峪云赠马连良“白眉

最良”四字，［&］这种捧角方式甚是壮观。

捧角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闻界。近代报纸作为传

播媒介诞生后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，上

海看报纸的人相当普遍。报纸刊登的关于京剧名角

的花边新闻、逸闻轶事、技艺水准、拿手好戏等都吸

引着市民，左右着市民对名角好恶的倾向，从而决定

着角儿在上海戏院是大红大紫还是寂寂无闻。!"%&

年，梅兰芳在“新舞台”演出一个月，当时《申报》“自

由谈”专栏增辟“梅讯”，逐日跟踪报道有关梅兰芳的

言行、生活起居、人际交往、舞台内外的活动、以及家

世和逸闻趣事，把戏迷们的心牵着跟梅兰芳走，如此

密集的跟踪报道，难怪上海人喜欢上了梅兰芳。有

如许报界文人为梅兰芳张目，梅之足迹未到，报纸已

经开始为梅摇旗呐喊作开路先锋，这么看来“梅之红

半得色相歌舞、半得力于捧梅派之鼓吹者”［$］的说法

并非空穴来风。

普通市民也是捧角重要力量。普通市民没有雄

厚的资金来与名角周旋于酒馆、也没有金钱购买银

盾、花篮、匾额、书画投赠名伶，有的只是饱满的热情，

他们购买低廉的戏票拥挤在戏园的第三层楼上，为

自己喜欢的名角鼓掌击节，有了三层楼上的观众的

掌声，捧角成了近代上海一种普遍社会现象。

捧角者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，这个特殊捧角群

体包括当红权贵、失意政客、遗老遗少、海上闻人、流

氓大亨、著名票友。这些人利用自己权利、金钱几乎

控制了上海的所有京剧名角，他们捧角的独特方式

是收名角为徒弟、义子、干女儿。

捧角囊括了社会各阶层，捧角方式也五花八门，

令人眼花缭乱。

’ ’ 二、捧角现象反映出的社会心理

’ ’ 如此众多的人群津津乐道于追捧名角，这绝不
是偶然现象，捧角风气必定有它深层的社会心理。

近代中国遭受内外巨大冲击，社会处于转型期，社会

变动剧烈而深刻，频率繁复，它对民众日常的物质和

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，捧角的社会风气无疑是

这种影响的心理反应之一，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社

会转型较早的一个大都市，市民的心理更能较全面

反映出社会变革对他们的影响，察波观澜，可以略窥

一二。

其一，在捧角的狂热中借曲解忧抒怀。寄情丝

竹、音律、歌舞是人们解忧的一种传统方法，让自己

沉浸在音乐歌声中，随着它忽喜、忽怒、忽悲、忽乐，在

张弛之中，身心得以“补偿”。京剧在北京兴起、传到

上海、又在上海发展，这样一个历史阶段，正是中国

内忧外患交集之秋，生灵屡遭涂炭，国破家亡，生存

艰难，民族和个人的前途无不使国人忧愁，捧名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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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京戏成了人们发泄情绪、寄托情怀的消遣，京剧发

展初期的态势与此大有关系。

昆曲衰落和京剧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

已经厌倦了雅部靡丽之声，而对花部中“喊似雷”的

“黄腔”产生了兴趣，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关系

的，“简单地说，是时正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前后，面对

外侮内患，抗敌御侮成为普遍的民族的心声，程长庚

所具有的‘雄风’，其气势自然也就适应了社会心理

而成为了一种主流。”［!］（"!# $ !%）后来谭鑫培崛起，程长

庚曾经对谭鑫培着意培养，谭也刻意苦学，进步很

快，一日千里，程长庚已经感受到谭的潜力，对他说：

“子之将来，当一往无前，子之声太甘，近于柔靡，为

亡国之音。予死后，子当独步矣。”［&］（"’(）随着“前三

鼎甲”的去世，“于是幽咽柔嫚代表女性之音之谭窥

机乘隙而现矣。”［&］（"’)）谭鑫培由此轰动北京剧界，风

靡国内，遂出现“有书皆作垿，无调不成谭，”（因当时

山东王垿的书法与谭调同为清末二大流行品）庚子

事变后，狄楚青慨叹道：“国家兴亡哪管得，满城争说

叫天儿。”［&］（"’’）

“‘叫天儿’所以能赢得‘满城争说’，正在于他

那‘两泪如麻’（《秦琼卖马》词）的亡国之音、衰世之

音合于了一种‘世纪末’的情绪，接通了普遍的社会

心理，所谓‘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’（《乐记》）。

百姓们对于国家的兴亡，何曾不想管？实在是管不

得，便只得在‘叫天儿’的‘近于柔靡’的一唱三叹中

寄寓‘谁管得’的痛切之情，而 聊 以 解 忧 罢

了。”［!］（*’( $ *’)）《李陵碑》、《失街亭》、《打棍出箱》等

为谭鑫培代表剧目，这些老生剧的特色“在哀怨悲凉

之处，在苍老凄凉之处，而谭之特色，亦在此

处。”［&］（"+’）屡次的民族反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，烽

烟四起，民生凋敝，放眼神州，何不起悲愤之情，苍凉

之绪！*%,% 年，谭南下上海，以月包银 %,,, 元到上
海南市新舞台，大受欢迎，“盖沪上人士，久为名大声

宏之孙菊仙所饱。一听彼之新调，则不觉眉飞色舞，

惊喜交集。”［&］（"’+）时世变易，上海一隅，亦非世外桃

源，市民心态是一样的，也倾向谭调，孙派因此在上

海凋落，孙菊仙本为避谭之锋芒而离京南下上海，而

今只好又北返，回到京城。谭调受欢迎，新舞台只得

将谭鑫培月包银涨至 *(,,, 元，打破剧坛历史记录，
上海报界尊称谭为“伶界大王”。

(,世纪初，帝制灭亡，民国肇造，这样的社会巨

变，给民众带来希望，尽管这时军阀混战不断，并没

有出现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，但是经历了半个世纪

动荡折磨，人心思定；“更寄望于新朝诞生后的复兴，

更有一种‘政通人和’的心理普求。那么，在‘与政

通’的‘音乐之道’里，企求以‘安以乐’的‘治世之

音’”来取代‘怨以怒’、‘哀以思’的‘乱世之音’、‘亡

国之音’也就成为必然了。”［!］（"*’’）于是，梅兰芳取代

谭鑫培成为人们追捧的京剧名角。

其二，捧角反映出市民的趋美心理，对美的追求

就是对和谐盛世、安居乐业生活的渴望。梅兰芳

*%*)年第一次到上海，一炮打响，声誉雀起，渐成名
角，由此引起京剧审美变革，旦行崛起，京剧由素重

生行而为生旦并重。*%(& 年，“四大名旦”经过社会
评选而诞生，进而由男旦及于女旦，*%), 年，“四大坤
旦”经过社会评选产生。不管是捧男旦还是捧女旦，

它们都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心理，这就是趋美心理。

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渐进的，旦角逐渐为社会欢

迎，适应了民众对祥和、美满、安定生活的向往、憧憬

心理。先将谭鑫培与梅兰芳作一对比：*%*) 年 + 月，
广德楼有一次义务戏，谭鑫培还没出场，观众已经鼓

噪起来，等梅兰芳赶过来才压住台。［#］（"**(）“正是因

为梅氏的中和之声能普遍适应社会心理的‘治世’要

求”，［!］（"*’’）他得以为各阶层民众欢迎。再将杨小楼

和梅兰芳作一比较：三十年代，杨被奉为“国剧宗

师”，但是梅杨合作的同一出《霸王别姬》，在 *%(( 年
首演时，观众在看毕虞姬自刎之后，还会饶有兴味地

看下去，因为后面有杨小楼的大战开打，戏一直演到

乌江自刎才完；然而到 *%)) 年再演，虞姬自刎一过，
观众就纷纷“起堂”，［%］（"+( $ +)）人们只欣赏梅兰芳，

“国剧宗师”被冷落一旁了，这是北京的情形，上海亦

复如此。

(,年代《申报》有一篇文章谈到上海人对梅兰芳
的喜爱：

“一有梅兰芳到上海来的消息，上海的茶馆酒铺

里，大家兴高彩烈，谈论的无非是梅兰芳。家人聚

话，店伙闲谈，谁也不要提及他？而浴堂里的扦脚

匠，搁起了人家的脚，理发店里剪发司，揿住了人家

的头，尤为津津乐道。

梅兰芳一到上海，居住的旅社门前，聘他的舞台

阶下，人头济济，都想一瞻他的风采，究竟比天上安

(’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 (,&期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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琪儿胜过几分？

梅兰芳不来上海便罢，梅兰芳既来上海，上海人

不去看他的戏，差不多枉生一世。所以当去包脚布，

也要去看他一回。梅兰芳一到上海，上海人有儿子

的，就发生教儿子将来也要唱戏，做第二个梅兰芳的

心思。”［!"］

这是何等的疯狂，这种社会现象背后的真实原

因是什么呢？

“重要原因在现代群众的心理趋于爱美的途径，

而他的扮相装束作派等项是恰合于美的原则的。”［!!］

上海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先锋，它得风气之先，近代

科技的发展，声光化电广泛应用，改变着京剧表演的

场地、环境，使之日趋美观，这种变化涉及剧场设施，

舞台布景，伴奏音乐，伶人服饰、化装，伶人阵容中行

当配置等等，并因此改变着京剧欣赏习惯、心理。上

海观众形成了自己的戏剧审美心理，“大约沪人士观

剧之心理，无论生旦扮相，总以漂亮为第一要义。有

色有声方为上选，色胜而声次之，尚在欢迎之列，声

胜而色不佳，便入落选之中。”［!#］

爱美的心理促使上海观众极端注重伶人的行头

是否美观。在京剧界，早期伶人以私制行头为耻，那

时，观众也只重伶人唱工。京剧到了上海，为适应上

海观众，“沪上伶人，多半着重行头，争为华美，以无

美丽行头即不能称为名伶”。［!$］（%#&）有一年，谭鑫培

来沪演《盗御马》，他饰黄天霸，所用的帽冠服装，都

很陈旧且为老式样，谭登台后，观众大哗，大有不承

认其为黄天霸者然。［!$］（%#&）

#"世纪初期的革命狂飙停息后，市民又回到为
生存而忙碌的世俗生活状态，捧旦角是市民追逐世

俗生活的心理流露。忽视人们的社会心理，认为上

海观众喜爱旦角是因为上海懂戏的观众少，这种看

法当然失之偏颇。“上海人看戏，先要注重女角，尤

其要扮相美丽，举动灵活，行头漂亮，眼锋传情，一家

子老老小小、大太太、姨太太都要来赏光赏光。”［!’］这

是世俗的审美心理使然。

( ( 三、捧角：都市大众娱乐

( ( 近代上海商业繁荣，文化发达，城市基础设施完
善，人口密集，在都市化过程中，各种娱乐活动也蓬

勃而生，捧角是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的。捧角

群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，捧角已经成为都市社会的

大众娱乐，不管是上层社会的名流还是中下层社会

的市民，都疯狂地投身捧角这一娱乐大潮中。

有钱有势的名流把捧角视为高尚娱乐，捧角成

为他们业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是他们精神生活

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他们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。那些

驰骋商场的商人通过捧角放松紧张的神经、缓解疲

惫的身心、消解落寞的情怀。而其他诸如政客、闻人

等名流们捧角更是为了寻欢作乐，为此，他们花钱如

流水，象杨虎这样的捧角家，把公馆当作捧角俱乐

部，可以喝酒，也可以唱歌，出入的大多是上流社会

的人士；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、《申报》社

长潘公展、闻人范绍增等等，他们都是捧坤角言慧

珠、顾正秋的健将。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请她们吃

饭、请她们看戏、赠送昂贵行头、陪她们赌钱玩。!)’$
年，童芷苓与言慧珠打对台时，范绍增不厌其烦的一

次又一次的购买整排整排的票捧场。言慧珠与童芷

苓结束了台上的对垒，而台下各自的支持者仍在较

劲，捧童芷苓的戏迷出钱让她拍了—部电影，捧言慧

珠的戏迷也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。［!&］（%!&&）这些权

贵以捧角来附庸风雅、竞奢夸富，借此显示自己的经

济实力、社会地位，从而获得心理满足，所谓花钱买

乐子。

一般市民把捧角当作闲暇里的消遣，譬如都市

里的广大妇女。清末年间，“桂园观剧”［!*］（%!!#）是上

海一大娱乐，戏园里士女纷纭，此时期，上海妇女已

经是戏园重要的观众，妇女对京剧的痴迷在于它的

娱乐性。有自己喜欢的角儿，她们是决不放过机会

的，早早就作好准备，甚至彻夜难眠，不管是那些大

家闺秀，还是那些小家碧玉，个个梳妆打扮，有如相

亲约会。“演戏刚逢二月朝，家家妇女讲深宵。看台

宜与戏台近，吩咐奚奴预作标。邻家姊妹各商量，明

日如何作晓妆。小婢点灯亲检钥，隔宵翻出好衣裳。

一夜芳衾睡不成，晓鸡齐唱报天明。先挑锦帐窗前

望，果否何如昨日晴。胭脂微点粉匀粘，早起忽忙启

镜奁。”［!+］（%$,+）妇女们的兴奋来自对名伶风采的羡慕

和崇拜，她们不仅捧女伶，更捧男伶。“金桂何如丹

桂优，佳人个个懒勾留。一般京调非偏爱，只为贪看

杨月楼。”［!,］象杨月楼一样的京角很多，他们以精湛

的技艺和矫健、英武的形象，吸引了很多女性观众，

她们涌进戏园，以致“每当白日西坠，红灯夕张，鬓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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钗光，衣香人语，沓来纷至。座上客常满，红粉居

多。”［!"］在近代城市化大潮中，妇女走出家庭、走向社

会，她们成为捧角这种都市娱乐的积极参与者。捧

角到极点也会闹出乱子，粤商之女韦阿宝与杨月楼

结婚，遭到粤人反对，在上海滩上演一幕风流悲剧。

钦差大臣黄开甲遗孀朱桂珍与李春来同居也遭广东

人控告，李身陷囹圄，这都是疯狂之至，乐极生悲。

市民捧角娱乐性是很明显的。女伶登台演剧扩

展了戏剧舞台对美的展示范围，进一步增强了戏剧

娱乐功能。于是人们对女伶演戏趋之若骛，以求声

色之娱，此种享乐迅疾风靡沪上，君不见“红氍贴地，

翠袖场（扬）风，绕梁喝月之声，拨雨撩云之态，足使

见者悦目，闻者荡心。⋯⋯名园宴客，绮席飞觞，非

得女伶点缀其间几不足以尽兴。”［#$］再以妇女为例，

就整个女性群体来说，她们进戏院看戏的历史是很

短的，艺术欣赏水平自然低，娱乐是主要目的。“女

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，自然比较外行，无非来看个热

闹，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。像谭鑫培这样一个

干瘪老头儿，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，看了是不会对

他发生兴趣的。所以旦的一行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

对象。”［%］（&!!’）在女性观众捧男伶的同时，很多男性

观众去捧女伶，“寻常一辈少年郎，喜为坤伶去捧场。

金字写来如斗大，崇衔唤作某亲王。”［#!］（&#%’）这同样

是为了娱乐。梅兰芳在他的回忆中曾引述过观众常

对他说过的话：“我们花钱听戏，目的是为找乐子来

的。不管这出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，是怎么样的险

恶，都不要紧。到了剧终总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

局，把刚才满腹的愤慨不平，都可以发泄出来，回家

睡觉，也能安甜。要不然，戏是看得过瘾了，这一肚

子的闷气带回家去，是睡不着觉的。化钱买一个不

睡觉，这又图什么呢？”［%］（&#’%）这说明一般观众看戏

是为了娱乐消遣，在现实世界里产生的所有烦恼忧

愁，在捧角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。捧角，让他

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苦恼；捧角，让他们尽情享受世

俗的快乐。

人的快乐无非是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，精神方

面的快乐也有高雅低俗之别；捧角是娱乐，它也有格

调高低之分，捧角为艺术而乐，这是一种高雅娱乐，

快乐来自参与。捧角者直接参与到京剧创排之中，

捧出了名堂，是一种快乐，成功的快乐。清末民初的

文人大多集新学和旧学于一身，他们凭新学安身立

命，借旧学寻求精神寄托，他们喜欢京剧，无非是可

以藉此附庸风雅，消遣娱乐。梅兰芳定居上海后，

“梅党”人物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梅的戏里，对梅兰

芳的剧本、舞台表演、服饰、化装、伴奏的音乐等进行

详细讨论。梅兰芳的成败除关系他们的经济地位

外，还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，梅兰芳的进步就是他们

的快乐。

将落魄的伶人捧红也是捧角家的快乐。刘鸿声

隶春仙茶园时，甚是潦倒，包银仅为 (’$元，几乎难以
生活，戏园园主以其卖座太低，时有怨言。当他与孙

菊仙双演空城计，捧刘者台下狂喝其彩，最力者为海

上著名票友管海峰，如是三天，连售满堂，刘的包银

增加，自此刘走红，“津沽以千金包银聘去，后丹桂第

一台又以一千六百元包银重聘其南下，名驰南北，疾

革于 大 舞 台，时 包 银 已 经 挣 至 八 千 五 百 元

矣。”［##］（&)(）

喝倒彩也能找到乐子，尽管有些残酷，却也是捧

角家乐此不疲的事业。上海人捧角是捧角的能力，

一旦角儿唱做不遂人意，即刻翻脸不认人，管他是

谁。京剧大王谭鑫培 !"!#年在新新舞台被上海观众
喝过倒彩；黄派武生领袖李吉瑞 !"#’ 年在上海大新
舞台遭遇滑铁卢，观众先是喝倒彩，继之扔以橘皮，

最后楼上楼下观众，几走一空。

近代上海是一个商业都市，“商业社会是享乐主

义的社会，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

活的佐料，需要文化为消闲、享乐服务。”［#*］（&!*(）捧角

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，金钱支配下的娱乐难免出现

低格调，低格调捧角是为色而乐，这里有一位观众记

录在女丹桂戏园看戏的见闻：入园后即闻喝彩声、掌

声，相继雷动，真有一字一叫好，一句一击节之概。

他很是奇怪，以为坤班演技之高超过了谭鑫培，友人

笑告曰：彼辈俱以目当耳者。其叫好也，用意在五声

六律之外，非局外人所得窥测也。［#(］我们从中可以看

出一批观众是从娱目而非娱耳角度进戏园，而且是

冲着女伶去的，即是为娱乐放松而非欣赏戏剧。女

伶的表演引来一些游荡之徒，他们“专务胡调吊膀，

不问唱做如何，惟以好姆妈、好妹子献媚。”［#’］从上海

市民对四大名旦的态度也可窥一斑，!"*$ 年 % 月，
《戏剧月刊》发起征文评论四大名旦艺术高下，!"*!
年 !月 ! 日，《戏剧月刊》公布结果：梅兰芳第一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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砚秋第二，荀慧生第三，尚小云第四，原来的梅、尚、

程、荀的排序变为梅、程、荀、尚了。有人认为：原因

是尚小云所扮演的女子都是良家妇女，在舞台上不

能卖弄轻俏曼妙的身段、娇媚艳华的音节、轻巧玲珑

的腔调、清丽媚俏的白口了。可是十里洋场的上海、

花花世界的上海，人心浮薄，端庄、贞节、朴质、肃静

的贤妇，自然不及虚浮、轻佻、放荡、流动的交际花有

刺激，也不如活泼、委婉、玲珑、温柔的大家女容易受

欢迎。当市民阶层普遍贫困时，他们要求以最廉价

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娱乐，这时，如果社会没有健康力

量加以引导，观众的审美情趣就会日趋低下。在商

业原则至上，金钱利润驱使下，戏院经营者企图用

“有很充分的刺激性或者带着一些肉感的意味”［!"］

的戏来招揽观众。#$!% 年和 #$%& 年，荀慧生分别在
上海亦舞台和天蟾舞台演出了《盘丝洞》，他饰演的

蜘蛛精身穿肉色紧身衣，外系红肚兜，妩媚诱人，大

受观众欢迎。#$’#年，吴素秋在黄金大戏院演出《纺
棉花》，评剧人说她扮演的王氏“一脸春色，浑身媚

骨，两眼流波，双靥含醉”，把《纺棉花》一出小戏演得

“七荤八素，弄得万人空巷，春光满园。”［!&］以至《纺

棉花》在黄金大戏院演唱了十次左右，场场爆满。

由是，在坤伶崛起后的上海剧坛，不捧男儿捧女

儿，蔚然成风，从早期的张文艳到后期张文娟、毛剑

秋、金素琴、言慧珠、童芷苓、曹慧麟等众坤伶，捧者

甚众。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：“林黛玉十八扯，

怡园电灯亮如水，大家争把正座包，万头耸动如毫

毛，齐齐心，喊声好，喊破喉咙我不老，眼波溜，眉峰

锁，右之右之左之左，老哥适才瞧见否，黛玉分明望

着我。”［!(］穷形极相，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

遗。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都市大众娱乐的，这

种娱乐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内容，捧角

到极端不可避免的与色情相撞，这是通俗文化为追

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。

对捧角现象的分析，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研究

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上海市民的心态，它不仅加深了

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理解、认识，也可为研究今天

“追星”、“超女”等都市大众娱乐文化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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